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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会贤

从网络走进现实

民间公益项目成长观察
2013 年刚开始， 又一

次公益侵权事件引起了小
范围争论。春节将至，河南
一家报纸以“爱心衣橱”之
名开展送温暖活动， 爱心
衣橱基金及其发起人王凯
在微博上发出 “侵 权 抗
议”，指出爱心衣橱的名称
与 logo 均已进行注册和
商标保护， 一切不经告知
的、 未经爱心衣橱基金管
委会授权的对名称商标的
使用都是侵权行为。随后，
这家报纸公开道歉。

品牌保护只是民间公
益遇到的问题之一。 透过
众多类似事件， 反映出民
间公益在正规化和制度化
上存在的一些疏漏 和问
题。

2010 年开始， 微公益
在互联网异军突起， 公益
变得更加平民化、常态化。
与此同时， 一些互联网上
形成的项目， 开始酝酿发
酵。 免费午餐、微博打拐、
大爱清尘、爱心衣橱、让候
鸟飞……这些项目由关注
公益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
人物发起号召， 选择了公
众普遍关注的群体和 领
域，聚集了大量志愿者，在
新媒体的环境中形成新的
筹款方式和管理机制 ，获
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 ，取
得公募基金会的支持 ，并
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政策
层面的触动， 国家农村学
生营养改善计划即被视为
民间探索促进国家行动的
代表。

然而项目在具体执行
过程中， 必须回归到网络
下的现实。 怎样正规、制度
化运作以保持项目的持续
性？ 怎样处理新的公益形
式中遇到的新问题？ 通过
传统公益模式解决还是发
明新的办法？ 本报选取了
2011 年发起、 已经逐渐摸
索出一定之规的几个典型
项目， 来看看新型民间公
益怎样由网络走向现实。

早在成立之初， 爱心衣橱就
遇到了网络注册问题。 爱心衣橱
执行总监乔颖告诉记者， 在注册
官网的时候发现，“com”的域名已
经被注册了， 就在发起人王凯 5
月 9 日的微博之后， 对方开口索
要 10 万元， 最后注册的是“org”。

“这一下子提醒了我们，之后马上
把爱心衣橱的 LOGO 等相关东
西都注册了。 ”因为专项基金没有
独立法人资格， 也为了避免以后
与基金会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商
标不属于基金会， 目前暂时挂在
管委会成员于武的企业名下。

爱心衣橱由最初王凯开网店
的想法， 到成为挂靠在中国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的项目， 只用了不
到一个月的时间。 乔颖说，最初也
考虑过儿慈会、 人口福利基金会
几家，后来青基会找到了我们，我
们也觉得面向的人群很匹配，同
时青基会免收管理费， 这不是任
何基金会都能答应的。 此外，各省
的青基会将来也可以与项目结
合，进行一些落地工作。 如果我们
要独立建立这样一个全国的体系
需要漫长的时间， 而青基会可以
提供这个完整的平台。 双方很快
在 6 月 6 日签订了协议。

青基会的新工厂协力中心成
立后，所有二级基金转移到新工厂
来管理，青基会也邀请爱心衣橱入
驻，但因为现在人员较多，当下的
办公地点协议也未到期，暂时没有
全部搬过去， 只租了一个工位，方
便财务人员与基金会沟通。

2011 年， 爱心衣橱只有包括
乔颖在内的两个专职工作人员，
其他全部是志愿者。 2012 年开始
招聘，但因为工资水平不高、工作
量比较大， 也与年轻人最初热情
有余、 对公益的专业认识不够有
关，人员流动比较大。 刚成立时，
新浪定向捐赠了 100 万行政经
费，解决了启动时的经费问题。 但
这部分资金用完之后， 就没有再
收到这种定向捐赠了。“大部分企
业和个人还是不愿意这么做的，
也不太理解捐款中要有一部分用
作行政经费。 我们了解到国外的
很多基金会是由企业直接支持行
政费用的。 ”乔颖说。

大部分的衣服发放还是依靠
当地志愿者来做， 目前共进行了
16 个省、自治区 48 个区县的新衣
物发放， 专职工作人员亲自去的
只有 8 个。 在各地的工作，由于学
校都在偏远地区，难度比较大，靠
单个志愿者很难实现， 所以爱心
衣橱在志愿者体系建立的时候，
尽量与青基会各省级基金会和当
地共青团体系、教育体系、公益组
织等机构对接及合作。 这些机构
本身也会定期下乡走访， 可以同
时进行对爱心衣橱学校的走访工
作。 去年开始，爱心衣橱给志愿者

发了一些补贴， 今年会继续在合
作开展比较顺利的公益机构和志
愿者中铺开， 制定一定的活动经
费和补助标准。

曾有人建议爱心衣橱直接把
衣物发给贫困儿童， 那样可以直
接帮助更多贫困家庭， 但爱心衣
橱没有采用。 乔颖说，在凉山布托
的一个学校考察时， 看到这个学
校只有两个班是有校服的， 桌椅
也跟别的班不一样。 校长说，这一
个是孤儿班，一个是女童班。“我
们不想给孩子打上贫穷的符号。 ”
另一方面， 发给学校也更方便监
管。

衣物申请流程中， 学校的地
理、气候、师资等因素都要考虑在
内，村小和点小（教学点）是优先
的，因为这类学校一般情况最差。
除了在申请流程各种资料收集上
严格把关， 发放时也会将签收册
与花名册对照， 尽量杜绝冒领等
情况。 但实物发放怎样监管一直
都是个不易解决的问题。 如果是
政府相关部门发放， 爱心衣橱会
请公益机构来协助， 起到监督作
用。 每个学校也都会回访。

爱心衣橱的运作与新媒体联
系更紧密， 新浪微博的微公益和
拍卖平台， 最初是由爱心衣橱先
试用，才正式推出的。 爱心衣橱微
博上每周的账目信息发布， 包括
募款、衣物发放、每笔款项对应的
学校等信息， 如果能查到捐赠人
有微博，也会 @ 到他，让捐款人
可以看到自己的捐款用在了哪所
学校。

爱心衣橱1 利用基金会工作平台

大爱清尘3
志愿者扛起呼吸之重

免费午餐2 不按套路出牌的制度

免费午餐发起之初需要公募
资格。 发起人之一邓飞通过打拐
的时候认识的一个网友联系到中
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肖隆君， 免费
午餐很快正式成为福基会下的一
个项目， 后来筹集资金达到一定
数量，成立了专项基金。

免费午餐基金管委会由发起
人、福基会成员、志愿者组成。 发
起人之一、管委会委员、法律顾问
胡益华律师告诉《公益时报》记
者， 免费午餐的注册商标所有权
属于发起人， 发起人可以通过商
标授权把握项目， 与基金会进行
平等对话， 在民间项目与公募基
金会合作中，这是一个有利条件。
同一品牌下， 还有与福基会免费
午餐基金并行的都市快报免费午
餐项目（设在杭州市慈善总会）、
黔中早报免费午餐项目（设在贵
州青基会），三方相对独立，管理
模式相同， 共同接受发起人的监
督。跨机构项目合作的实现，也得
益于其品牌所有权由发起人持
有， 这种模式对于全国性的公益
项目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胡益华
说，对于品牌的保护，并不是不让
别人参与，而是控制项目的标准。
这是一个开放的品牌， 但如果你
要叫免费午餐，需要通过授权，并
按照我们的标准来做。

怎样进行有效的项目监管也
是重要问题。 免费午餐基金 1000
元以上的资金使用都需要管委会
表决， 然后由基金会的财务部门
拨款给学校。

这是湖南怀化新晃县洞坪乡
大坪坡村小的一条微博：“2013
年 1 月 8 日，星期二，今日购白菜
4 斤计 4 元，余款 4535.2 元。 今日
就餐 40 人，食材：米 9 斤，肉 5
斤，蛋 40 个，黄豆 0.5 斤，白菜 4
斤，柴 30 斤。 ”受助学校要按规定
每天在微博公布支出， 查询市场
菜价则是基金工作人员的日常工
作之一。 免费午餐正在做菜价的
数据库， 以实现各地数据的可对
比性，起到排查和预警作用，如果
有学校报价超出价格浮动的正常
范围，就可能是有问题的。而最初
经过精打细算制定每餐 3 块钱的
标准， 也考虑到在资金不多而菜
量固定的情况下， 资金被截留的

情况就不容易发生。
免费午餐要求师生同食制

度，有人会觉得奇怪，但这样一个
制度解决了很多管理上的问题，
采购和卫生可以得到保障， 在孩
子们眼中，则会觉得很公平、安全
和有尊严， 而不是老师自己吃小
灶。老师也是每餐 3 块钱，厨师工
资 600 元到 800 元。 胡益华说，团
队中的参与者都很年轻， 力量有
限，但我们会从人性、制度的角度

想一些新办法， 让这个事情在制
度上可持续。

国家营养计划出台之后，有
的学校午餐只配面包牛奶， 原因
是拨款中不包括厨师的工资，没
办法做饭， 也不包括学前班孩子
的午餐。 免费午餐也在尝试做一
些弥补，与营养计划合作，承担厨
师的工资、 老师和学前班孩子的
餐费。这种尝试是有价值的，解决
部分实际问题之外， 免费午餐也
通过参与取得了监督权。

免费午餐现在有 200 余所学
校开餐，每天 3万 5千多孩子吃饭，
日常工作非常繁琐，要稽核学校数
据、公示、与老师沟通、管理筹款网
络等。 虽然有很多志愿者，但由于
是每天要做的工作，而志愿者的持
续性稍差，并且需要对学校信息真

实性承担担保人责任，所以免费午
餐增加了专职人员， 现在有十多
位，按片区执行日常管理工作。

年末整理募款数据， 也有人
质疑免费午餐为什么会有 2000
多万这么多余款。胡益华说，这样
的质疑是没有考虑项目实际情况
的，我们与学校的协议每年一签，
承诺对一个学校至少资助两年以
上。虽然资金是两个月拨付一次，
至少要保证每所学校有一定的资

金量。 如果大跃进式地为更多学
校开餐，把钱都花出去，万一筹款
出现问题，导致学校停餐，后果会
很严重。 现在是比较保守但稳妥
的做法， 新增学校的速度也要根
据募款额来确定。

作为法律工作者， 胡益华参
与了多个类似的公益项目， 也从
自身角度发现了民间公益的一些
问题： 公益机构的工作人员很多
并没有在大的机构或企业工作
过， 并不知道怎么去跟法务人员
合作，在商业机构中，这是已经形
成一套程序的。并且，从资金量上
来说，免费午餐是很大的项目了，
应该有一套完整的配置， 但它现
在的工作人员大多从志愿者发展
而来，可能没有做大项目的经验，
有时候会产生问题。

� � 记者造访大爱清尘办公室的
时候，7·21 暴雨救人的四川青年
李川南正在这里借宿， 他因参加
年底的一个颁奖活动来京， 但主
办方没有安排住宿。 李川南父亲
是一名尘肺病患者， 受到大爱清
尘的救助，1 月 24 日已经出院
了。而李川南也加入大爱清尘，成
为志愿者之一。

很多志愿者的情况与李川南
类似，本人或者亲人受到过救助，
他们又积极地参与到对其他尘肺
病患者的救助中。 大爱清尘现在
有 1600 多名志愿者，媒体、医疗、
法律行业从业者占大部分， 建立
了完善的志愿者体系。

2011 年 6 月，长期关注尘肺
病农民工的记者王克勤联合中华
社会救助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大
爱清尘·寻救中国尘肺病农民兄
弟大行动”，2012 年 3 月成为专
项基金。 基金副秘书长唐祝英告
诉《公益时报》记者，行动发起后，
很快就有志愿者响应，“北京厨
子”等直接奔赴甘肃等地区救助。
但大爱清尘成立初期， 知道的人
不多，募款也少，最大的一笔是史
玉柱拍卖时间所捐的 65 万。 到
2012 年初这段时间主要是一方
面宣传和募捐， 一方面搭建组织
结构、完善救援工作流程。目前北
京总部设立了财务部、法务部、志
愿者部、救援部、公关部等，七个
省工作区也完整地设置了行政、
救援、 品宣等部门。 除两名专职
工作人员外， 部门工作都由志愿
者承担，但工作任务清晰明确。

11 年 12 月底志愿者人数发
展到 240 人。 王克勤每到一个学
校进行讲座等活动， 最后都留出
一段时间介绍大爱清尘。 这些人
中，很多是学生志愿者，可以帮助
宣传呼吁、调查信息，但实际救援
中发挥的作用不大。目前，除了阳
光产险捐赠的 400 张意外伤害保
险卡外，志愿者还没有其他补助。

为保证为最需要的人提供有
效救助， 大爱清尘摸索了一套救
助流程和监督手段。 在学生等志
愿者提供初步情况后， 在患者集
中的区域， 会派志愿者前往详细
调研，统计患者人数、发病率、从

尘肺一期到三期的比例等。 接下
来就是一户户调查家庭情况和患
病情况， 有时要带合作意愿的医
生一起排查，本着救助、救急的原
则，筛查出需要提供救助的患者。
资料交审核小组核实， 提交管委
会审批，通过后进行救助。

随后， 合作医院为每个患者
做出救治方案， 当地志愿者组织
患者入院治疗， 并一对一进行照
顾。 唐祝英说，与其他项目不同，
大爱清尘的救助是针对个人的。
志愿者要为每一个患者建立救助
档案，患者家庭情况、发病过程、
探访情况、对患者的印象、住院的
时候的状态、 有无其他并发症等
等，从住院到出院之间，每一个环
节，包括药品价格、用药标准、检
查费用等， 每一项都要有单据和
主治医生的签字。 整个过程可能
由不同的志愿者分阶段完成，最
后形成报告， 除去个人隐私等信
息，进行简化后在官网公开。

为保证善款的合理使用，每
位患者的治疗费用资助限额在 1
万元， 大爱清尘管委会对每位患
者的资料都会严格审核。 捐款通
过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账号进
行，救助用款直接拨付合作医院，
执行委员会监督善款的使用，志
愿者不会经手。 基金会委托的审
计机构每季度会对大爱清尘进行
财务审计。

大爱清尘最初通过救援与一
些医院建立起了联系， 但比较零
散。 后来救助人数增多， 需要正
规化， 也为了更好地进行流程控
制， 从每个区的甲级医院和职业
病医院中选择了一到两家， 进行
长期合作。 不过医院能提供给大
爱清尘的床位有限，受此限制，救
援人数也不会增长很快。

因为救助对象是农民工尘肺
病患者， 这个项目也带着些质朴
和沉重的气息。 当初村子里一个
人外出打工，发现矿山可能挣钱，
便叫上老乡一起去， 没想到回来
会得尘肺病， 现在一个人得到治
疗了，也会把消息散播出去，让大
家都可以得到救助。 而尘肺病志
愿者往往在面对一个人生与死的
同时，也要调整好心态，再来帮助
另一个人。

2013 年 1 月，大爱清尘成立
了尘肺病研究中心，聚集法律、社
会保障、 医疗和工会系统等行业
内的专家， 希望通过专家学者形
成调研报告、政策建议等方式，推
动政府、 企业和全社会更加重视
尘肺病问题， 为尘肺病患者争取
权益。

最近， 雾霾天气笼罩北方城
市，大爱清尘一直呼吁大家注意呼
吸系统健康，没想到被一位淘宝商
家冒“大爱清尘”之名卖起了口罩，
在经过交涉后，这位商家撤掉了相
关标识。 但据了解， 大爱清尘的
LOGO等此前一直没有正式注册，
显然对品牌保护没有太留心。对于
其所有权，目前正在帮大爱清尘申
请商标注册的王飞律师告诉记者，
还需要与基金会方面商定。


